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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第一副总设计师、总体
与集成项目负责人崔维成，正在向民营企业等社
会力量募集约 3000 万元资金，用于建造 1.1 万米
载人潜水器的载人舱。此前，他已募集到 2 亿多
元用于建造载人潜水器科考母船。如能尽快启动
载人舱的建造，有望提前 1～2 年把中国科学家
送至马里亚纳海沟。

这里就涉及一种在我国未有先例的科技创
新模式———吸引民营企业投资前沿科技项目。

崔维成表示，他是因为现行的国家科研资助
体制不配套而选择探索这条道路的。这种顺应科
技与经济相结合的科技体制改革目标的模式前
景如何，是否具备可操作性，能否推广，值得深入
剖析。

目标———11000米海底

两年前，“蛟龙”号成功下潜至 7062 米深度
并开展作业，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
99.8％以上海底的作业能力。

不过，在崔维成看来，这还不够，他的目标是
研制能到达海底 11000 米的载人潜水器，开创我
国的深渊科技新领域。

为了早日实现“深渊科技梦”，2013 年 3 月，
崔维成受聘上海海洋大学并组建“深渊科学技术
研究中心”，启动全海深（11000 米）第三代载人
潜水器的研制工作。

“我算了一笔账，国家立项研制 11000 米载
人深潜器至少要到‘十三五’，立项后的研制时间
还需七八年，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启动前期研
究，到国家立项时就可以直接制造了，整个研制
过程起码可以缩短 3 年时间。”崔维成说。

没有国家项目资金的支持，11000 米载人深
潜器的前期研究经费从何而来？崔维成开始为
11000 米“深潜梦”四处“化缘”。

现实没有让崔维成碰壁。他首先从家乡海门
的企业家中获得了近 800 万元的捐资，为招聘团
队和保证团队未来一段时间专心致力于技术攻
关奠定了基础；在上海海洋大学学科建设经费的
支持下，他同时启动了载人潜水器一型验证平台

（着陆器）和二型验证平台（无人潜水器）的设计。
可是，只有全海深无人 / 载人潜水器，没有

专用的母船，它们的作用也不能充分发挥。
正当崔维成四处寻找建造母船的合作伙伴

时，中科院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科技处处
长向长生伸出了援手。

“我之前从事‘863’计划海洋技术领域的项
目管理，在‘蛟龙’号海试与技术改进的 4 年多时
间里为这个团队提供支撑服务，跟崔维成比较熟
悉，他本人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获知崔维成需
要载人潜水器母船时，向长生把浙江太和航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航运”）董事长卢云军推
荐给了他。

卢云军是位颇具前瞻眼光和魄力的民营企
业家。2012 年，太和航运和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
研究所合作建造新“向阳红 10”号科考船，今年 1
月正式建成并完成船舶与设备海试。

“民间造小船、渔船租给科学家做海洋科学
试验早已有之，但在国内，民营企业投资上亿元
造科考船的举动，卢云军的确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向长生说。

起初，崔维成担心资金问题，想拿旧货船
改造成科考船。“我一听就说‘改装不现实’，马
上就定下来要造一艘新船。”卢云军当机立断，
投资2.5 亿元建造母船及 其科考设备。

“如果不是单纯从短期回报考虑的话，这个
事情是可以做的。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在国家
海洋大发展中占得先机，转型升级。另外，这也是

我们的事业心。”卢云军的想法就那么简单。

未能一鼓作气的深海潜水器

相比之下，崔维成的选择则略显无奈。
“我想在‘蛟龙’号成功之后马 上启动

11000 米载人潜水器项目，但这不符合原来的
‘863’计划；我也希望我们研制的载人潜水器
不是一个摆设，而是能被科学家广泛使用的一
个先进装备，能在海洋科学研究中取得属于中
国的新发现。但现行的科研体制很难保证这两
种想法的实现。”崔维成直言，自己不是因为国
家的科研项目资金不够，而是针对现行的国家
科研资助体制不配套而选择探索民营资本支
持前沿科技发展的可能性。

一方面，新概念型号项目立项周期太长，一
般均要从基础的基金项目，再到关键技术攻关的
预先研究项目，然后才能上型号产品研制。由于
这三个阶段项目的立项、审批部门不同，承担研
究的人员和单位也不一样，致使大量基础研究和
预先研究成果得不到应用；或者由于没有针对特
定的型号设计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在型号产品
试制中，往往也不能得到实际应用。这一问题，除
了造成经费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外，往往使一个新
的概念和好的科研项目被人为地拖延落后。而

“蛟龙”号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立项 10 年，研制
10 年，前后整整花了 20 年时间。

另一方面，项目支持的不配套性往往使科研
成果的作用不能得到很充分的发挥。例如，就“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来讲，科技部只支持潜
水器的研制，而不支持母船立项；没有专门的母
船，潜水器就无法配套试验和作业。为此必须向
发展改革委申报立项一艘配套的科考船，但难度
却很大，这就很难与潜水器研制实现同步。据介
绍，“蛟龙”号母船从 2005 年向发展改革委申请
立项，到 2013 年才获得批准，而真正被建造出来
则还需要几年。“我们等不起。”崔维成有点着急。

在我国研制“蛟龙”号的时候，美国、日本等
已在研制 11000 米的全海深载人、无人潜水器
了。2012 年 3 月 26 日，著名电影导演卡梅隆驾驶
由他自己设计、秘密组织专门队伍研制的“深海
挑战者”单人型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到达 10898
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同时，美国企业制造
的“深海飞行式挑战者”单人潜水器，正在发起向
马里亚纳海沟的冲击。美国豆儿海洋工程公司已
经设计出 3 人作业型的“深海研究者”，三叉戟公
司已经设计出“三叉戟 36000/3”，这两个公司只
要解决了建造资金的问题，在 3～4 年内就可以
造出作业型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2013 年 5 月，
日本文部省将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深海 12000”列
为国家最优先开发的基础技术之一，计划在
2023 年投入海试。因此，一场新的作业型全海深
载人潜水器的竞赛已经开始。

“如果我们不一鼓作气开展全海深载人潜水
器的研制，将极可能导致我国在深海高技术赶超
上再一次停顿，丧失前 10 年不懈努力争取到的
发展先机。”为了不让立项过程影响研制速度，崔
维成开始尝试利用民间资金支持先行起步，而后
再争取国家支持。

崔维成赶上了好时候。上海市国际技术进出
口促进中心总工程师陈宇指出，其实，现在国家
也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科技创新。

崔维成相信，如果用民间资金支持不停地往
前走，到“十三五”期间，科技部的“863”计划能够
立项，则中国有可能在 2020 年之前完成马里亚
纳海沟的海试，抢在日本之前研制出作业型的全
海深载人潜水器。

“科学家+ 企业家”创新模式

通过与民营企业家的接触，崔维成深深感
到，“科学家 + 企业家”的合作模式潜力巨大。

“一条科考船放在我们手里，如何养活它一
直是一个重要问题。”崔维成说，“但交给企业营

运管理，他们在船舶设计时再兼顾一下科学探
险、海工服务的需求等，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能
够实现赢利的项目。”

为此，崔维成把科考船的建设全权交给彩
虹鱼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以下简称彩虹鱼
公司）。

彩虹鱼公司董事长吴辛是崔维成在英国留
学时的师弟。“我毕业后从商，师兄一直是我很崇
拜的科学家。”吴辛说，“去年 12 月他来找我，我
立马决定做他的 partner。今年初，我们公司跟上
海海洋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帮助整合社会、
企业等平台资源，共同实现中国深海科技梦。”

根据计划，这艘名为“张謇”号的科考船今年
年底将完成设计，明年年底竣工。

吴辛介绍，“张謇”号将采用完全商业化的运
营管理模式。未来除了满足 11000 米载人潜水器
海试的需求外，其功能和应用会更加灵活，能够
满足多方面的市场需求。

经过调研，吴辛发现，想做海洋领域调查研
究的需求很多，但不是每个课题组都有能力租船
出海。“今后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可以‘团购’的形
式联合组织海试，共同搭乘‘张謇’号，到特定海
域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很
多海洋科学家的支持。

同时，“张謇”号会配备一些大型的海洋装
备，为石油公司、船运公司等提供轻型海洋工程
方面的服务。此外，“张謇”号还将具备海上考古
探险的功能，可以组织开展各类海上科考探险活
动、青少年海洋科普教育活动等。

“11000 米载人潜水器的支持母船、深远海综
合科考、深海石油开采的水下工程服务、海上考
古探险，这四大功能设计是非常大的创新。将科
考和海工服务结合，“张謇”号开创了一个先例。”
卢云军相信，如果建造成功，‘张謇’号将成为国
内很有特色的科考船。

“11000 米载人潜水器所涉及的高科技领域
跟一般的高科技中小企业是不一样的，是集成化
程度相当高的领域。”陈宇说，“这个项目成功后
对于深海工程、深海旅游、医疗等方面都有带动
作用。”

其实，科考船只是启动的第一个产业化项
目。吴辛已经将整个计划做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
业务模块，后续还会成熟一块启动一块。最后将
所有模块凑在一起，这就是他们的宏伟蓝图。

“把基础研发的成果拿来，根据市场的需要
进行开发应用研究，直接跟产业结合，制造、生
产、销售‘一条龙’做起来。科学家实现梦想的同
时，也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吴辛的想法，已
经引起不少企业家的共鸣和兴趣。

“在石头缝里求生长”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民营资本投入，一定会考虑回报。可是，卢云

军坦言，从“向阳红 10”号来看，只能说是维持，
回报比较低。

“不管这条船是国家投资建造的，还是民营
企业投资建造的，国家都拿出相同的科研经费支
持出海，这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卢云军
说，“这等于我们白白给国家贡献了一条船。因为
国家投资不需要考虑回报和折旧，而民营企业就
一定要考虑回报和折旧，我们造船的成本和国家
完全不能比。”

实际上，民营企业会真正考虑降低成本，在
方方面面“钻”进去做。以“向阳红 10”号为例，从
太和航运跟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开始谈，
到项目完成共历时 3 年，其中建造用了 17 个月。

通常，国家投资建造这样一条船至少要七

八年。崔维成告诉记者，上海海洋大学向国家
申请一条远洋渔业资源调查船，用了 10 年时
间才获批。

“目前除了‘向阳红 10’号，科考船市场上绝
大部分都是国家投资的船，竞争主体不平等，竞
争的起跑线不一样。”卢云军表示，要真正实现市
场化，政府不要大包大揽，就是购买服务。

作为一种新模式的探索，发展过程中必然会
遇到一些障碍。

“光注册一个公司名字就折腾了两个月。”在
项目推进过程中，崔维成和他的合作者们遇到的
一大难题居然是公司的名称问题。

当初注册“彩虹鱼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现在要申请“彩虹鱼科考船营运
管理有限公司”又遇到麻烦。

“我们特别着急，投资款都到了，项目要启动
了，但公司注册不下来，就是因为名称不给我
们。”理由是，在过去规定的公司名称的字库中没
有“科考船”，所以公司名称不能用这个名字。这
让吴辛很是不解，“同样在香港注册一个公司，一
个星期就全部搞定了”。

难怪吴辛自嘲是“在石头缝里求生长”。“我
们遇到障碍就绕一下，但不会停止生长。长到一
定程度，盖过了石头，看到的就不再是石头了。”

民间资本的广阔“钱”景

随着中国社会资源的快速积累，民间资本已
经开始着眼长远，谋求多方面、更有价值、更为持
续的效益，这应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底层开始
变革的一个信号。

吴辛感慨，一方面，我国每年投入科研的经
费非常巨大，但是并没有给产业带来太大的帮
助；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得不到研发支持，只能靠
模仿和山寨，因为他们擅长的是生产和加工。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像太和航运那样，开
始寻找新的发展领域。

“从大局来看，我国船舶等基础设施离建
设海洋强国的需求尚存巨大差距，民间资本投
资科学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具有广阔‘钱’景。”
向长生说。

虽然在我国尚无先例，但在西方发达国家，
科学家依靠民间资本实现科技创想已十分普遍，
甚至形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科学家＋企业家”
创新模式。

在载人深潜领域，现有的两个全海深载人潜
水器均是民间资金支持研制的。电影导演卡梅隆
驾驶“深海挑战者”号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除了
赢得了单人下潜冠军，他还利用海试拍摄的深海
资料，制作了一部深海电影投放市场。

在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前沿科技项目非常罕
见。向长生分析，因投资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
等原因，投资前沿科技项目需要有远大的眼光和
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

不过，向长生相信，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会有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自发地投入科研和教
育。“在这一过程中，管理部门的首要职责是做好
引导，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

“由于现行科研经费使用规定并不合理，少
量民间资金的支持就可以使国家支持发挥的成
效更高。另外，民营资本的介入可以让科研项目
与社会生产需求结合得更加紧密。因此，所挖掘
出来的潜力完全可以提供给民营投资者作为回
报。”崔维成说。

卢云军表示，民营企业投资前沿科技项目的
模式能否推广，关键要看国家有没有下决心把条
条框框打破，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民营企
业活力很大，我们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分子。”

为“深潜梦”化缘
姻本报记者 陆琦

“张謇”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专用母船

“彩虹鱼”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